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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晋祠之

天下景亭
赵士岱 文/图

走进晋祠，古老的晋祠古建筑群使人
忧怀追远，尚新的晋祠公园仿古建筑群又
让人满目清风。它们是构成“晋祠风景”
必不可少的要素，进而成为“晋祠圣境”的
厚重载体。

景者，境之造也；境者，景之现也。在
晋祠古建筑群与晋祠公园仿古建筑群之
间是晋祠山门广场，山门和广场依悬瓮
山，坐北朝南，地势微微高起。广场的台
基下面，北设四角亭，名曰“晋祠天下景
亭”；南边设座屏，名曰“晋祠座屏”。

“晋祠天下景亭”写虚。“天下景”的提
法很有气势，是对晋祠风景的总括，更是
对晋祠圣境的提炼。“晋祠座屏”写实。“座
屏”上的内容选自当代作家梁衡的散文
《晋祠》，是对晋祠风景的分层梳理，更是
对晋祠圣境的高度概括。

游人走进晋祠，园林的空阔和精巧顿
时映入眼帘：东一座亭子，西一条廊子；一
会儿是寺庙，一会儿是道观；门前立牌坊，
庭中伫雕塑；平地起楼阁，临湖有水榭；小
桥流水，大湖映月；塔铃声声，钟鸣阵阵；
近傍晋水流觞，远观西山叠翠；溪水曲折
蜿蜒，假山屹立巍峨。看似凌乱，实则井
然有序。经过三千年营造，晋祠成为中国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合的标本，是北方
园林艺术的大成之作，世人以“晋祠天下
景”赞颂晋祠，可谓实至名归。

“天下景亭”虽然仅仅是一座四角亭，
但也有纷呈绝佳的景致。亭子地势北高
南低。溪水从亭北流过，在亭南石阶下形
成瀑布，在亭中小憩，可坐听流水，雅趣横
生。亭子北面通往仙翁阁，阁高亭低，有
着错落之致；亭子南面与牡丹亭对角相
望，天下景亭是独亭，牡丹亭是廊亭，一小
一大，极具空间的纵深感。

亭子朝南的匾额题“晋祠天下景”，配
联“槛外云峰远逼尽；檐前水沼细生鳞”
（明代米耀采《游晋祠》七律之颈联）。天
下之景，莫过于山水加持，晋祠得山得水，

“天下景”之誉绝非浪得虚名。朝北的匾
额题“晋祠天下境”，乃为傅山书法集字，
配联“背树楼高迎月早；临湖窗小占山多”
（清代旧联）。天下之境，皆由心造。晋祠
之境，早已身形具备，“天下境”之词亦是
相得益彰。

晋祠是“景”，也是“境”。由景入境，
晋祠华彩自在其中；由境达景，晋祠神韵
冠盖古今。

周末，在晨曦微光中醒来便没了睡意。惊
觉已是初秋，突然有了去晋源北大寺村看荷花
的兴致。

“大寺荷风”是晋祠外八景之一。这地方以
前我来过很多次，今天带老公故地重游。

7点多我们就到了。从荷塘的东北角往里
走，是大片绿油油的荷叶，偶尔能在绿叶中找到
几朵粉色的花朵，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顺着小路一直向东，花朵越来越
密了，特别是过了白桥，一片花海映入眼帘。

在温柔晨光的照耀下，每一朵花儿都努力
地展示出最美的姿态，在微风下亭亭玉立，姿态
摇曳。根植于淤泥，心向于光明，荷花用一生诠
释何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随着微
风习习，碧绿的荷叶翻起层层碧浪。小路边能
触到新荷叶，老公用手摸了一下，说好软、好
柔。没等我赶过去，一只蜻蜓落在卷起的叶尖
儿上，正应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
头”之句。笑看蜻蜓，与之挥手再见，低头看到
一片缀着水珠的荷叶，叶子在微风中摇来摇去，
水珠便也随着转来转去，很像一个顽皮的孩子
在秋千上荡来荡去，逍遥自在。

享受着这份安静与和谐，这个周末，因为荷
而美丽。

大寺荷风
张文娟张文娟

一纸荧讯 满院欢声
常永生

最近，听说创办 39年的《太原广播电视报》已
于 2023年停刊了，心里像丢了什么，酸酸的。那
张薄薄的报纸，曾是我们后李家山村的“节目单”，
是父亲灯下念给大伙儿听的“新闻”，是全村人围
在一起等剧集的盼头。它不只是一份报纸，有了
它，那些夜晚才有了方向。如今它走了，像一个老
朋友悄悄告别，牵动着一个时代的梦。

1983年 5月，我从太原市北郊区五交化公司
买了一台索尼牌 12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
我在北郊区商业局上班，月薪 30 多元。买这台
电视花费 460 元，搭上了我将近一年的积蓄，还
又东拼西凑了一些。

周六下午，我从柴村出来，一路朝东，上了坑
坑洼洼的土路，自行车后座绑着装电视的纸箱
子。一路上颠颠簸簸，生怕这几十里山路把里头
哪个零件震松了，停了三四回，揭开纸箱查看。

到了村口，已是傍晚。父亲正在院子里劈
柴。他还没开口，有好事者一眼瞅见纸箱上印着
的电视机图案，扯开嗓门喊：“哎哟！你家买电视
了！你家买电视了！”这一嗓子像敲了锣，不到半
天，我家买了台电视机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

父亲围着自行车转了两圈，帮我把纸箱卸下
来，抬进屋里，轻轻搁在炕头。那天晚饭，他破例
炒了两个鸡蛋给我吃，他坐炕沿上看着我，什么也
没说，可嘴角是翘着的。

父亲排行老五，小名五员外，村里人年长的喊
他“五牛”，平辈叫“五哥”“五弟”，晚辈喊“五叔”，
可那天之后，大伙儿统称我家为“五员外家”——
就是村西头有电视的那家。

那时候，能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天大的事
情。大队部有一台稍大点的，那是公家的；村东常
拴子家也有一台。五员外家这台算是给村西填了
空白，多了体面，有了喜气。

从那以后，天一擦黑，我家那两间土窑洞就热
闹起来了。乡亲们熙熙攘攘挤进来，盘腿坐在炕
沿上、灶台边，把窄小的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父亲
从农具厂下班，推门进去，满炕的人冲他笑：“五
哥，快开电视！”“五叔，等你了！”

母亲走得早，我又在外面工作，父亲一个人
过。可自从有了这台电视机，我家的冷清被赶走
了。父亲还没来得及做饭，先弯腰拧开那个沉甸
甸的黑盒子。屏幕亮了，有光、有声音、有人的面
孔在方寸之间晃动，满屋子的人就屏住呼吸看。

那时候能收到的台少，信号不稳时，画面就起
雪花，沙沙地响。父亲一边在灶台边切菜，一边不
时腾出手去拨动天线，声音和画面像捉迷藏似的，
找回来又跑掉。可人们不嫌烦，反倒觉得这个过
程有趣，像个必不可少的开场仪式。每天屏幕上
打出“晚安”，雪花点唰地铺满，人们才肯散去，意
犹未尽地议论着剧情走进夜色里，出门时还不忘
招呼一声：“五哥，明儿还来啊！”

电视台那时正播《杨家将》和《上党战役》，后来
放《大侠霍元甲》《新星》《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可
最大的难处是想早知道每晚演什么，新剧什么时候
开播。那会儿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于是父亲花钱
订了《山西广播电视报》和《太原广播电视报》，两份
报纸一年征订费要 40多元，这可不是小钱呀！每
周报纸一来，就成了村里的“头条”。父亲戴着花
镜，凑在灯下，一字一句把下周的节目念给大家
听。谁的戏唱得好，哪部电视剧连播几集，星期天
有没有电影——这些消息从我家那盏昏黄的灯下
传出去，成了全村人共同的惦记。父亲念报的时
候，屋子里鸦雀无声，比看电视时还安静。

父亲给大伙儿念电视报的时候，是他最神气
的时刻。他识字多，念得从容，还时不时加两句解
释。有谁问：“五叔，那个杨家将到底啥来历？”父
亲就讲给人家听。那几年，我家夜夜如此，屋子
里、院子里，全是人的声音、电视的声音、讨论剧情
的声音。父亲在人声中显得年轻了许多，脸上有
了笑容，走路也轻快了。村里人见了都说：“五哥
这精气神儿，跟换了个人似的。”

看了上集想下集，想得抓心挠肝。有的人端
着饭碗来，边吃边看；有人来得迟了，只能站在门
槛外，踮脚伸脖子，从人缝里寻那几寸大的“小人
国”。夏天屋里闷得坐不住，父亲就把电视搬到院
子里。人们各自带着小板凳，一排排坐开。月亮
爬上东边的山梁，清辉洒下来，电视机那方小小的
蓝白光芒在地上投出一片梦幻的光。偶尔有风
过，枣树叶子哗哗响，可没人分心——大家都在那
方小世界里……

30多年过去了。电视机早已换了多少代，村
子也通了网络，家家户户有大屏幕。可那些夜晚
还在，记在一个小山村的心里，刻在父亲最红火的
那些岁月里，挂在所有经历过那些夜晚的人的记
忆深处。每次想起来，都像拧开了那个沉甸甸的
开关——屏幕亮了，满炕的人影又回来了。


